〈衝突〉201王語賢    特優

    在我們漫長的一生之中，總是不間斷地參與許多人事遇合，可能與人同聲歡笑、互相友愛；也可能針鋒相對、反目成仇。這便取決於你與人互動時，在面對「衝突」事件時，如何應對進退。
    曾有一次，我的老師出了一份須針對當週時事進行統整與心得分析的報告。由於時值俄烏戰爭開打，當週的新聞版面皆為此事所佔據，在三位做報告的同學主題不能重複的情況下，我和班上最好的朋友便起了爭執。
    即使當下因為早早選定的題目被搶走而覺得不被尊重，我仍告訴自己，冷靜下來，權衡孰輕孰重。比起這項主題被朋友選走，我更不希望因為此事而失去珍視的朋友。然而，我也想讓她知道我感覺被冒犯了，畢竟一味地忍讓與委曲求全，也可能讓這件事成為彼此之間的心結，一個可能被翻出的、未完善處理的舊帳。因此，我向她說明我確實較早向老師確定此主題，她不該因為自己的方便就未經我的同意跟該科小老師要求撤換主題。不過，我也同時告訴她，若她能提供我其他新聞主題，我不會非以俄烏戰爭為題不可。她聽完之後，非常鄭重地向我道歉，並且瞭解了我不滿的理由，也提供了美國官員訪臺的新聞。我們達成共識，此事便圓滿的落幕。
    經歷此事之後，我發覺比起使用憤怒的詞彙互相宣洩，理性、清楚地說明自己在衝突中不滿的根本原因，並共同尋求一個對雙方傷害最小的解決辦法，才是面對衝突的良好應對方式。若將「我」比喻為兵器，那麼我認為自己是一把不任意出擊的利劍——我始終保有鋒芒，而非一個柔弱可欺的對象，對在意的事情我保有底線，而不是遭受什麼都忍氣吞聲；但是也不以此恣意傷害他人，而是在撞擊的火花之中，學會以柔運刀的防身之道。
    最後，我也咀嚼出衝突的經驗並非單純是一個不愉快的相處體驗，反而是一堂教會我靈活周旋的課目。



〈衝突〉205陳琦臻  特優
    離鄉背井，是個符合又無法精準描述我的詞。符合在從自小成長的新竹北上到台北，不精確在我沒有那種思鄉的悲壯。從國中時住校到高中租屋寄居台北，越來越貼近台北的生活卻也越來越疏遠。來自另一個地方，客居他鄉總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孤獨，但青春最美好的片段卻沒有留在故鄉。我與我腳下的土地，總有一種認同的衝突。
    多少人對大城市懷抱著嚮往？說著環境對教育重要，秉持「孟母三遷」精神的母親，突破萬難在台北租到了房子，對女兒的期盼和殷切，指向了前三志願，然而事與願違，來到台北的期待和光榮，化作對著制服鼻酸的感慨。來了便走不了了，我們留下了，日日夜夜落雨時震耳如子彈的聲音，卻每每提醒著我在另一個地方，我有一個舒適的家。
    對台北是一種物質層面上的不適應，以一張雙人床為主體的居所，時至今日我仍會感嘆其便利性的捷運、距離新竹一小時多的車程……然而對於新竹，卻是一種情感上缺少了什麼的不適應，國小畢業便一腳踏入台北的世界，能聊天的、往來自在的朋友，全是北北基的居民，每逢假日節慶大家互相邀約出遊，他們搭著捷運，視線追尋著下一個要去的地點，而我乘著返鄉的車，望著高速公路旁快速掠過車窗的樹木，迎風搖擺，演繹我那漂泊不定的內心。
    我與我腳下的土地，總有一種認同的衝突，至今仍沒有終結，亦不見盡頭。知道自己在哪，卻不知如何稱呼自己，久而久之，我也放棄去定義自己的身份，唯有當下，唯有自我，這種生活塑造了我面對挑戰的方式，不用太多理由，不用他人定義，只要在乎最直覺的感受。懷抱著對土地的衝突，我隨著捷運的晃動起伏，那是日常。




〈衝突〉211鄭悦恩     特優
    人生在世，除了自己以外的人事物都不是「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立場，故而我們時時都有可能與他人發生衝突，許是誤會一場，許是意見相佐，抑或是刻意為之的針鋒相對。每當衝突被引爆，我們會整裝備戰，並撐起保護傘，試圖擊敗他人，並自我防身。但或許，比起和他人發生衝突，更多的是「我」和「我」的內在碰撞。
    我想，我對於這樣的內心衝突格外有感觸。在臺灣，每個高中生都要面臨選班群、選科系，而我也在這個過程中做出選擇，並與自身發生衝突。過去的我一直自我認定是標準的「文科生」，幻想自己未來漫步文學院，接受人文教育的薰陶，因此升高二那年果斷進入一類組。這是一條身邊師長都認同且視之理所當然的路，且由於我擅長於此，有很大的機會能延續高一優良的在校成績，藉由繁星進入理想大學。一切看似順暢且自然，我卻在高二上學期末遞交轉組單。驚天動地，許多師長雖說支持但卻不認同我的做法，家人也並不看好，且不說轉組的課程適應問題，就連一直為之努力的繁星計劃也可能付諸東流。
    做出這樣的決定，我是害怕而又堅定的，在和師長們溝通前，「我」早已與「我」自己有過激烈的衝突。我在平坦順暢且利於升學的一類組和充滿挑戰性及不確定性的三類間游移不定，那衝突是何等激烈，短兵相接，難分難捨。我似乎從未經歷過這般「關鍵」且決定權於我的衝突。在經過多次「我」與「我」的對話後，我選擇了一條布滿荊棘的路，畢竟那是我繞路後才又看到的，嚮往的風景。
    順利轉至三類組後，我時常被石子絆倒，被荊棘扎傷，伴隨疼痛的是自我懷疑，有時也會在發生內心衝突，不知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但我堅信，這樣的衝突讓我在內心深處一次次成長，衝突得出的結論也支撐我在艱困的道路上愈發堅忍不拔。
    我十分感激當時的自己鼓起勇氣著上鎧甲，執起兵刃，與自我發生一場價值的衝突，而後擇我所愛；也堅毅地迎上周遭質疑的眼光，溫柔地以堅定化解與世俗的衝突，並自我認同，逐步蛻變。





〈衝突〉201林沛瑩   優等
    衝突，可大可小；衝突，可激烈可平和；衝突，可發生在內在也可發生在外在。在我們的人生中，我們無可避免的與他人甚至自己產生衝突，進而獲取教訓或新的體悟。對我來說，最難忘的事件莫過於國小時與班上同學發生的衝突了。
    那是在一個平靜的下午，當時班上正在上美術課。我們正在學習雕塑創作，而事情就在剛上課、短暫的寧靜中悄悄發生。教室內逐漸充斥著班上調皮男生們的嘻笑、打鬧聲。聲音之大，令其他同學和老師不禁皺起眉頭。隨後，他們甚至拿起桌上的黏土材料互相丟擲，班長和老師幾度勸阻，他們依然故我。眼看情況一發不可收拾，當下滿懷正義感的我，衝到了那群男生的面前，對著他們大吼：「停止！你們沒看到老師跟同學們需要安靜的環境嗎？」接著，我忍不住衝動推了其中一位同學。「關你什麼事啊？」於是，衝突瞬間爆發。我們相互責罵，直到其他同學上前拉住我們，剎那間，我才明白我究竟犯下了多大的失誤。最終，在經過老師從中調解，我們向彼此道歉，並承受應得的處罰。
    在此之後，我時常心懷歉疚。當時的我，因為心中的正義，不經思考就使用了最極端的方式面對問題，導致發生了衝突。如若我按捺心中的衝動，尋求其他方法，是不是結果就會不一樣？我和他們來自不同的家庭、接觸不同的環境，想法也會有所差異。正是這樣的差異帶來了如此激烈的衝突。他們的吵鬧固然是不正確的，但我心情激動之下的行為也使我犯下的錯誤。正如俗諺所說：「衝動是魔鬼的化身。」存在我心中名為「衝動」的魔鬼，不僅使我魯莽行事，傷害了他人，也令我在往後的人生中，時不時想起，就像未癒合的疤痕，歉疚的心隱隱作痛，即使曾經道歉，卻彌補不了留下的傷痛和痕跡。
    衝突，在不同的想法和觀念間發生；衝突，為我們留下收穫或是仍會隱隱作痛的傷痕。若衝突無可避免的產生，何不暫時冷靜思考，或許在衝突中獲得的體悟，也會從思考中獲得解答。



〈衝突〉210謝承紘    優等
    衝突往往成立於兩個對立面上，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立場、不同的文化造就我們對他人的歧異。我們常拿「我」作為對立面與他人產生衝突，但有時我們往往搞錯了衝突的對象。
    高中，在十幾年後會被拿來回憶所謂青春的年華，暗戀著一個人好長一段時間，這個藏在心底最深處的心意在某一天在班上傳開了。當下心是一陣絞痛，因為知道對方對自己並沒有意思，而本應隱藏好的心意以最不理想的方式被揭穿，從那時起，我怨恨每一個談論這件事的人，怨恨那些特意走到身邊嘲諷我的人。大家或許把這件事當作一個笑話、一個茶餘飯後的話題，我很生氣，也很難過，我覺得我與每個人為敵，每個人都在和我產生衝突。
    沉寂好長一段時間，我讀到作家黃山料的新書《好好再見，不負遇見》，自此，改變了我的想法。或許，我真正發生衝突的對象是自己，那時我只是不斷自怨自艾，我感嘆著這一份不被喜歡的真心還有價值嗎？我在心中起了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對人少了信任感，頓時生活失去重心。而在沉澱過後我才發覺我生氣難過的原因，是因為我的心意沒有像我付出的被同等對待，但我卻沒有思考過對方的感受，現在的我反倒覺得自己很自私。
    重新省視這些衝突，我試著慢慢釋懷，如同書中寫到的：「愛一個人不是緊緊抓著不放，相遇並不是為了長久相伴，而是因為有過一段美好的回憶。」這些我與自己的衝突慢慢化解了，在生活中那些嘲諷，揶揄依然存在，我當下依舊生氣難過，不過我已經能快速化解這些情緒了。








[bookmark: _GoBack]〈衝突〉215林靖恩   優等
    學會從容待人接物，不是件容易的事，與他人產生交集時，不免需要經歷一些「磨合」，自己要如何拿捏處理事情、面對他人，要有適當的方法，選擇堅持己見，抑或聽任他人，完全可以藉著自己「揮舞的我」來找出平衡點。
    記得國中時，班上開班會提議要製作班服，在每個人畫好設計圖後，投票以選出多數人喜歡的圖樣，然而在結果出爐後，恰好有兩幅設計圖以相同的票數當選，但班服如代表一個班級的臉，總不能有兩種班服，大家是共同體，一致的班服才能彰顯班級的意義，於是班服投票演變成同學選邊站的兩大派衝突。兩邊的人各說各話的話，要麼認定己方的班服設計是完美的，不屑於對方臉色，要麼強硬的堅持己方的設計，與對方發生衝突，最後就算老師出面協調，雙方還是各持己見，不願聽從、讓步給對方。
    當時，班服選拔的衝突就像兩方各揮各的「我」，過於靠近，兩敗俱傷，卻在最後也得不到結果。我於是萌生了一個想法——結合兩種設計，融合兩種迥然不同的元素。在我拿出自己畫成、融合後的作品時，那兩位代表各自設計的原創人也握手言和了。我深深體會到，人與人的相處，就像兩顆原子，在越來越靠近時，就如一起決定一件事，產生的交集愈來愈多，然而兩原子太過靠近，互相排斥的力量則隨之陡升，就如愈認識對方，愈會產生衝突，互相攻擊、排斥，但，當了原子的距離剛好時，位能達到最低時，會達成平衡，相對以上兩種狀況穩定，這就像人與人相處，達到共識，互相了解，關係達到最穩定的狀態。
   「我」，是一把活生生的兵器，人人各自揮舞著「我」。衝突，是人與人互動、相處難免遇到的情況，於是我們應學會理解對方，拿捏狀況並與他人磨合，最完美的情況，就是互相切磋，藉著「我」，與對方達到共識，達到平衡點。

